STAR	
給星星取名字是自私的，因為它們不屬於人類，是屬於宇宙的一部分。

如水彩似的被渲染了無數夢幻顏色的溫柔，微甜的粉紫加上深邃的黑藍，自然的交融在一塊，而白點澄點藍點在其中歡笑般地閃爍。溫潤與耀眼，如此截然不同卻能如此契合，彼此都是不可或缺的，最重要的存在。從億萬光年之遠的地方到來的光芒投射進雙眼裡，懵懵懂懂的發覺原來這就是所謂的緣分--從宇宙的彼端傳遞給我，這純粹的幸福。

想要前往靠近台灣對蹠點的安地斯山脈，在荒蕪寂靜的高地上一邊躺著仰望世界最美的夜空，一邊哼著莫札特的«小星星»；想要去一片土黃色的埃及沙漠尋找金字塔與獵戶座之間的特殊關聯。就這樣什麼事情都不用想，不知道哪顆星與哪顆星連起來是什麼星座也罷，只要仰首便能伸取那樣單純的美好。

「當太空人或天文學家好像很酷欸｣，我小時候天真的想著。

但是，這個念頭這個夢想太過於不切實際，體力、家人和金錢壓力，未來的嚮往被批評的一文不值，被現實敲擊一下就變得粉碎，呆愣了許久才發現原來是這麼的脆弱。

伸出手想擁抱些什麼，身體卻變得沉重無力。

緩緩睜開雙眼時，已經是早上7點。在靜默中掛在白牆上的圓鐘滴滴答答，和窗櫺外麻雀的叫聲混雜著，想努力回憶起斷斷續續的夢境卻怎麼樣都想不起來。離開溫暖的被窩，慵懶地穿上白色長袖制服，套上黑色西裝外套，在一番梳洗後打著意猶未盡的哈欠出門上學。口腔裡殘存的薄荷牙膏香味刺激著焦慮的神經，輕咬著透明吸管喝下稍冰的優酪乳，眼前是充滿數字符號密密麻麻的數學周考卷。右手迅速揮舞著黑色原子筆，在淡黃試卷上留下潦草字跡，腦中不由自主想起那模糊卻清晰的夢，思緒卻又被繁雜的算式掩蓋過去……。

遺忘，這件事情是很恐怖的。任隨時間沖淡原本熟捻的一切，回首之後才驚覺全部的曾經都已不是曾經，自己卻被現在麻醉，渾然不知。

一節又一節的課堂鐘聲響起，闔上畫滿螢光筆與筆記重點的課本，似乎學習到了什麼，心中卻是用2B鉛筆也填不滿的空虛。

一直妥協，卑微地在世上苟延殘喘、拚了命的活著。為了分數，在每個夜裡都挑燈在書桌前掙扎；為了能繼承父親衣缽、看見父母欣慰的笑靨，我朝著醫學系的目標，不斷不斷努力學習著、忍耐著，忘卻了窗外還有幾顆微弱的星在墨黑的夜裡，閃耀而緘默。而用苦讀和時間換來的成就感與虛榮心一天天變得愈來愈巨大，像劇毒一樣吞噬了自己，而且更令人發顫的是，這會上癮。在同學們此起彼落的掌聲中拿回段考考卷，符合社會與父母師長的期待，為自己的未來自以為的安排好所有，甚至強迫自己覺得這其實就是最好的，順利地、帶著燦爛笑容走向所謂的「成功｣……。

但是每當社群軟體上出現我所關注的台北天文通的消息時，我總會因為最近地球上又發生了天文大事內心而雀躍不已，就像知曉了世上獨一無二的秘密暗自竊喜，因學校課業而造成的沉重無助也拭去了一些。補習完後的晚上，只要稍微抬頭望向穹頂，雖然只有零稀星點在夜裡與我對望，卻也讓我心滿意足，回家打起精神繼續準備明天的小考。

不想讓自己相信，卻不能否認，自己其實具有星星的血統。

是的，我愛星空。

愛著的同時瀕臨絕望的悲傷卻也湧上全身，因為深知高掛在空中的星子看似能輕而易舉地摘下，卻一輩子也不可能碰觸到他狂熱的溫度。被生活束縛綑綁，優柔寡斷的自己做了太多讓自己後悔的選擇，所謂的命運，似乎就在一連串的錯誤下和我所深愛的繁星漸行漸遠。

劃掉不可能正確的選項，在一道道選擇題中做出對的抉擇，這種事情從小就被訓練得像是反射動作一樣輕鬆簡單。但是誰能教教我，在這道人生的題目上該如何作答，最適合最恰當的答案到底是什麼?誰能救救身陷在名為現實的流沙中，嘶啞著卻盼不到希冀的我呢?

而膽小的我，即使知道答案，但是真的有能力大聲吶喊出正解嗎?能夠拋下至今所建構出的一切，奮不顧身的捨棄所有去完成夢想嗎?能不顧周遭人的眼光勇敢堅強的去實現嗎?猜忌、懷疑、不信任這樣的自己，不過再多的疲倦再差的負面情緒再不知所措的矛盾，看來卻沒辦法遮掩住，我對星空的熱愛。雖然害怕將來，但卻期待著明天國際太空站以每秒7.7公里的速度劃過天際，經過我所站立的土地上空。

[bookmark: _GoBack]在我快樂地轉動著星座盤、仰望著那正在微笑的星子之間，既迷惘又不安的心情，也許會跟隨我一段時間，但是疑惑，正悄悄地消散—因為體內流淌著繁星點點的奧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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